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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回忆起来，大概是中学时代第一次听说中国话有文白的区别。国

文老师说：李白不是犾ǐ犫á犻，读书的时候应该读犾ǐ犫ó。我虽然了解，但

是我一直还是读犾ǐ犫á犻。等到后来走上研究语言学的路，才知道赵元

任先生早在１９２８年就已经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过文白的问题。

他说：

文言白话音。在中国好些方言当中有些字读书或“犼狅犪犻文”

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现在简单用小“文，白”字

样注它。什末音有文白两读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子。

“犼狅犪犻文”的意思就是卖弄学问，国语罗马字的ｊｏａｉ就是狕犺狌ǎ犻，可

能是“跩”字。在《现代吴语的研究》记录的方言中，显示声母、韵母、声

调都可能有文白不同的读音。这是我所见到的分析文白读音的最早

的中文数据。

汉语各方言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白异读，闽语特别多。１９７９年

ＪｅｒｒｙＮｏｒｍａｎ（罗杰瑞）发表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一文，已经从闽语方言个别词汇的异读推断闽语有来自秦汉、六朝及

晚唐的层次。杨秀芳（１９８２）研究四个闽南方言的文白系统，指出潮州

方言中有三个语言层，并且举例说明厦门、泉州、漳州、潮州四个方言

之间语言层的对应关系。陈忠敏（２００２）进一步证明吴语跟闽语也有

层次的对应。他发现吴语和闽语虞韵字的读法各有三个层次，而且这

三个层次彼此对应。

我从１９７３年开始研究儋州村话到１９８６年发表，发现这个方言中

百分之九十五的字都有文白异读。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文白的声调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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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阴入　 　阳入

白读　　３５　　 ５５　　 ２２　　 １１　　 ２２　　 ５５
文读　　２２　　 １１　　 ５５　　 ３５　　 　入５５

文读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部分原属阳入的字也读５５调，也就是这一

部分文白读音才有可能相同。文读的调值没有一种出乎白读系统之

外的，可见文读音进入儋州话时受到白读音系的调整。从各种音韵条

件看起来，文读音和粤语类似；白读音可能是一种早期的客赣语。文

白混杂以后又可以产生新的白话音。（丁邦新１９８６：１７２—１７５）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何大安（１９８１）研究海南岛的澄迈方言，指出

澄迈方言在普通的文白异读之外，有一个新的文读层，可能来自一种

粤方言。杨秀芳（１９８２）指出潮州方言第三层的文读可能是从官话或

粤语移借而来，她的解释如下：

所谓“文读系统”，是一种优势方言进入另一方言之后所造成

的。……因文白之间有差距，移借入文读系统时，便产生音韵上

的调整，使借入的文读音能纳入本地人原来的系统之中。而文读

系统借入之后，在日后的演变上，文白应该有相同的步调，因此若

干世代以后，这一个文读系统便与原来的优势语言渐有不同，或

者另又兴起别一种优势语言，于是便可能再借入第二套文读音。

（１９８２：３）

我觉得这个解释合于语言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科举是隋

代的事，正好隋仁寿元年（６０１年）陆法言《切韵》成书。唐代沿袭《切

韵》的孙愐的《唐韵》非常盛行。王国维《书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说：

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

万计。

相信当时南北两大方言的所谓标准音就随着科举跟韵书而流行（丁邦

新１９９５），既有实际的需要，又有完整的系统。这些标准音进入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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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就成为文读音。

标准音产生改变，或者以邻近的大城市通行的方言作为标准音，

或者民间找不到说标准音的读书人，而从文化较高的城市找来的师傅

说某一种方言，这种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声韵各异的文读音，而一千多

年以来标准音虽然改变却又总是存在。因此“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

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

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

不同的层次。

其他的语言当然有移民群带来的方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

但是没有一个具体而又随着时间变化的标准音老是继续发生影响，也

就不会有相当完整而又不同的历史层次。汉语中这些层次在语言演

变的过程里互相影响磨合，产生种种变异。我觉得这是汉语特有的现

象，对这个现象的探索研究将来对语言学理论会有重要的贡献。

大约是２００１年的秋天或２００２年的春天，潘悟云先生在香港科技

大学访问。他在我的办公室里提到跟我合作研究方言历史层次的计

划，由于上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跟兴趣，当时立即表示赞成。历史

层次比较丰富的方言自然是东南方言，所以就把计划定名为“吴、闽、

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２００２年申请到台湾一个学术交流基金会

的三年补助，合作单位是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后来又延长

一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底结束。

主要的工作共分两方面：

一、为历史层次研究建立工作平台并把吴、闽、客、赣方言的资料

做成语料库。

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涉及大量方言的层次分析以及

历史比较，如果靠手工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总体思路是把田

野调查的材料输入计算机，做好语料库。通过计算机在方言与中古音

之间进行历史比较，得出初步的历史层次，然后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研究人员主要调查吴、闽、客、赣方言，并做成数据库。共有以下

若干个方言点：

客、赣方言四十五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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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远、波阳、崇义、大余、定南、东乡、奉新、抚州、高安、横峰、湖口、

吉安、井冈山、乐平、黎川、莲花、临川、龙南、南昌、南城、南丰、南康、南

雄珠玑、宁都、萍乡、全南、瑞金、上高、上犹、石城、泰和、铜鼓、万载、新

丰、新余、星子、修水、宜春、宜黄、永丰、永修、于都、余江、余干、藻溪。

吴方言四十一个点：

常熟、常州、崇仁、丹阳、海盐、杭州、黄岩、嘉兴、江阴、金华、金坛、

景宁、靖江、开化、昆山、黎里、溧阳、龙泉、龙游、罗店、梅县、宁波、蒲

门、衢州、盛泽、双林、霜草墩、松江、松阳、苏州、遂昌、太平、童家桥、温

州、无锡、宜兴、永康、余姚、云和、周浦、诸暨。

闽方言二十个点：

昌江、澄迈、崇安、定安、东方、福安、福鼎、海口、建阳、乐东、陵水、

浦城、庆元山根、琼海、三亚、石陂、寿光、泰顺蛮讲、万宁、文昌。

此外我们还做了平话方言与壮语方言的数据库，作为研究历史层

次分析底层时的参考。

平话方言十七个点：

百色那毕、宾阳芦墟、扶绥龙头、富宁剥隘、横县横州、临桂两江、

临桂五通、灵川三街、龙州上龙、马山乔利、南宁亭子、宁远清水桥、平

乐青龙、融水融水镇、藤县藤城、田东林逢、郁林福绵。

壮语方言三十六个点：

崇左、大兴、德保、东兰、都安、扶绥、广南侬、广南沙、贵港、河池、

横县、环江、靖西、来宾、连山、凌乐、柳江、龙胜、龙州、隆安、南丹、宁

明、平果、钦州、丘北、融安、上林、上思、田东、田林、文马、武鸣、砚山、

宜山、邕北、邕南。

这些材料都已经制成光盘，可以提供给研究方言的人参考。

二、集合研究吴、闽、客、赣方言的专家，举行小型讨论会，深入探

讨方言中的层次问题，交换研究心得。

收集材料是为了提供研究的素材，我们召开了小型的研讨会发表

论文、交流意见。２００３年８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汉语方言历史层

次及吴、闽、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工作小组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４年８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首届历史层次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５年７月在厦

门大学召开“第二届历史层次国际研讨会”。这三次会议每次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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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二三十左右，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的

学者。

这本论文集就是前两次会议的成果，会议中发表的文章有许多都

没有收入。有的人决定把文章发表在别的地方，有的人答应给文章却

没有交卷。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个人退休后反而奔波忙碌，联络不周，

所以有好些好文章没有来得及收进来。在编辑的同时，我又想到有些

学者没有来参加会议，但是曾经发表过重要的文章，我就个别征求他

们的同意，把这些文章也放进来，希望尽可能地给读者比较完整的

面貌。

论文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偏重历史层次的理论问题，作比较

一般性的探讨；第二部分偏重个别方言中的历史层次问题，直接讨论

有关层次的种种关系。当然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是分不开的，所以这

本书就叫做“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作为论文集的这篇序已经写得太啰唆，我就省略了介绍各篇的内

容。幸好每篇文章之前都有一个提要，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最后，我

要特别感谢潘悟云先生，由于他的提议才会有这个计划，语料库也完

全是他的贡献。在我们开始做这个计划之后，已经有好些论文分别讨

论方言中的层次问题，这几年来层次研究成为大家注重的课题，我们

也算是做了一点点领头的工作。

丁邦新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于美国金山湾区千石斋

参考文献：
陈忠敏　２００２　方言间的层次对应———以吴闽语虞韵读音为例，丁邦新、张双庆

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７３—８３。（这篇文章的初稿是１９９９

年６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上发表的。）

丁邦新　１９８６　《儋州村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四。

１９９５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６期：４１４—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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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王福堂

（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本文介绍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异源层次、同源层次、底层等现

象，提出分析层次构成和判断层次来源的某些方法，并对异源层次和同源

层次的鉴别进行探索。

关键词：汉语方言　层次　异源层次　同源层次

一

在汉语方言中，下列现象可能和层次有关：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语

音形式，如北京话陌韵字“伯”有 ｐｏ　ｐａｉ　ｐａｉ不同的韵母和声调；相

同的意义有不同的词语，如“鼎”、“镬”、“锅”等；相同的语法功能有不

同的句式，如疑问句中的“ＶＰ不 ＶＰ？”和“可 ＶＰ？”式；等等。以上各

例分别属于语音层次、词汇层次和语法层次。这些层次大多由从异方

言（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的其他方言）借入的部分和本方言原有的部

分叠置而成。

本文讨论语音层次。语音层次具体表现为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一

个字或一组字）在方言共时语音系统中有不同语音形式的若干音类。

有的音类来自异方言，就叫做异源的。比如北京话上引陌韵字“伯”和

下列铎韵字：

酪　ｌａｕ
洛　ｌ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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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ｌｕｏ 　ｌａｕ

同是陌韵字，韵母有ｏ、ａｉ两个语音形式；同是铎韵字，韵母有ｏ（ｕｏ）、

ａｕ两个语音形式。陌铎韵字韵母各有两个音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其中ｏ（ｕｏ）是异源层次。

汉语方言中，一个字的异读中往往有异源的。这类异读具有不同

的风格，并有语音上的对应性，一般称为文白异读。单个字的异读分

别称为文读音（或读书音）和白读音（或口语音），如上述北京话铎韵

“络”字的ｌｕｏ 为文读音，ｌａｕ 为白读音。多个字语音上有对应的异读

形成异读层次，分别称为文读层和白读层，如上述北京话陌铎韵的ｏ／

ｕｏ属文读层，ａｉ／ａｕ属白读层。异源层次一般是其中的文读层，大多是

从外方言借入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异读中都有异源层次。比如北京话“慨”ｋｈａｉ

ｋｈａｉ两读只是本方言中字音的声调分化，不是另从异方言借入读音的

结果。又如“离～开”ｌｉｌｉ两读也不是声调的异源层次，而只是同形字
“离～开”（力智切）和“离～别”（吕支切）合并的结果。此外，许多语言运

用造成的字音变化也不能归为异源层次。比如广州话“纠”ｔｕ是偏

旁“丩”和“斗”混淆造成的误读，福州话“脚”ｋｈａ是同义词“骹”的训

读，这类读音和本字并没有关系。

二

底层也是一种异源层次。这种层次比较古老，而且在语音系统中

往往有特殊的曲折的表现。底层原是地理学名词，指最深处的地质层

次，有时会有露头。语言学借用这一名词，用来指历史上已经被替换

掉的语言留下来的痕迹（大多体现为音值特点或个别词汇）。比如浙

江庆元话帮端母字声母为ｂｄ，如“布”ｂｕ ，“到”ｄｕ 。帮端母浊

化并吸气的这种特殊变化是汉语的历史演变不能解释的。但壮侗语

声母塞音中双唇音和舌尖音只有浊音，其他部位只有清音，则是普遍

的现象。联系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情况来考虑，庆元话双唇和舌尖部

位塞音的特殊音值应该是反映了壮侗语的特点。这种音值是早期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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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语和吴语接触后遗留下的，目前在庆元话中成了体现壮侗语影响的

底层。

有的方言底层的特殊语音形式已经消失，但通过它对语音系统造

成的影响可以推知它早先曾经存在。比如湖南临武土话中古浊声母

的音值：

婆並　甜定　球群　 贱从　斜邪　丈澄　锄崇　乘船　仇禅

ｐｕ　　ｔ～　　ｋｈｉｏｕ　　ｔｈ～　　　ｔｈｉｏ　　ｔｓｈａ　　ｔｈｙｅ　　ｔｓｈｅ　　ｔｈｉｏｕ

从例字中可见，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中並、定母为ｐ、ｔ，不送

气，其他声母为ｋｈ、ｔｓｈ、ｔｈ等，送气。这些送气和不送气的声母在音

值上和一般汉语方言中同类的声母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送气不送

气的分化原则却显得特殊，同样不是汉语的历史演变所能解释的。联

系上面庆元话帮端母的表现，可以推知，临武土话古浊声母的这种特

殊分化也是壮侗语双唇、舌尖部位吸气的浊塞音影响的结果。与庆元

话不同的是，临武土话后来又受到古浊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的客赣方

言的影响，又有了特殊的演变：本来非吸气的其他声母变为送气清

音，双唇、舌尖部位的吸气音变为不送气清音。从发音方法来看，吸气

音是不可能演变成送气音的。並定母目前虽然已经不是吸气音，但它

没有变为送气音，则是因为曾经是吸气音的缘故。因此，临武土话並

定母的不送气也体现了壮侗语声母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表现比较

曲折。

三

分析层次可以了解异方言及其语音特点，因而是必要的。分析层

次主要是对字音的不同语音形式进行分类，确定文读层和白读层。比

如把前述北京话陌铎韵字的层次分为文读层的ｏ（ｕｏ）和白读层的

ａｉ、ａｕ。

层次的区分要包括全部字音。不仅有两读的字要区分文白，只有

一读的也要如此。比如上述北京话铎韵字“酪”ｌａｕ 一读是白读，“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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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ｏ 一读是文读。有的字只有一个读音，但可以认为既是白读又是文

读。比如山东荣成话：

盘 ｐｈａｎ文　　ｐａｎ白　　伴办ｐａｎ 　　拔 ｐａ

荣成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平声字

“盘”有文白两读，仄声字“伴办拔”虽然只有一读，但应该认为它们其

实也有文白两读，只不过两读相同罢了。所以字音可以有文白两读，

即文白异读，也可以只有一个白读或一个文读，还可以兼有文白两读

但语音形式相同。

有的方言中字音的文白异读不止两个层次。多层异读往往关系

复杂，并可能存在文白转化的现象。比如泉州话豪韵字的一部分文读

白读：

文　　　 白

　　 　　ｏ　　　　　　暴桃告高

ａｕ　　　　ｏ　　　　　　抱扫牢好

ａｕ　　　　　　　　　　袍

ｏ　　 　　ａｕ　　　　　　草老

ａｕ、、ｏ三个韵母每一个都可以出现在文读或白读的场合，这对确定

它们的身份造成了困难。仅就上面前三组情况来看，文读白读的关系

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ａｕ只出现在文读场合，ｏ只出现在白读场合，

显然ａｕ是文读，ｏ是白读。同时出现在文白场合，则可以把它理解

为一种介于ｏ、ａｕ二者之间的现象，即相对于韵母ｏ是文读音，相对于

韵母ａｕ是白读音。即：它们是最早层次ｏ，次早层次，最新层次ａｕ。

不过第四组的情况比较费解，因为它和第二组的情况正好相反，彼此

矛盾。这第四组情况的出现，应该是方言中字音文白层次在长期使用

中趋于杂乱的结果，由此造成了语感中文白区分的困难。

一般说字音中声韵调层次的配合是有规律的：和文读声母配合

的韵母也是文读，和白读声母配合的韵母也是白读，等等。比如上海

·４·

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话“人”ｉ白 ｚ文，日母三等字声母白读是鼻音，和它配合的韵母

是白读的齐齿韵ｉ；文读声母是与由官话借入的音类相对应的ｚ，和它

配合 的 韵 母 是 转 为 开 口 呼 的 。又 如 北 京 话 铎 韵 字“薄”

ｐａｕ白 ｐｏ文，两读中韵母区分文白，声母不区分文白。但也可以看成

声母文白读音的语音形式相同，所以仍然是白读的声母和白读的韵母

配合，文读的声母和文读的韵母配合。

不过有的方言字音中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的配合并不严格。比

如厦门话“知”ｔｓａｉ白 ｔｉ文ｔｉ文三个读音中，声母ｔ是白读，ｔｓ是文读，

韵母ａｉ是白读，ｉ是文读。但在配合中，“知”的前一个读音是声文韵

白，后两个读音是声白韵文，声母韵母之间文白的配合不一致。这几

个读音应该不是本方言原有的，而是异方言的音类借入后与本方言的

音类配合的结果。比如借入的韵母ｉ和本方言的声母ｔ配合为ｔｉ，借

入的声母ｔｓ和本方言的韵母ａｉ配合为ｔｓａｉ。这是因为本方言声母韵

母有多个层次，而层次的区别在长期的使用中已经杂乱，所以异方言

音类和本方言音类的配合在文白层次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厦门

话的“知”应该曾经存在声母韵母和文白层次严格配合的读音，比如

ｔａｉ和ｔｓｉ，但目前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现象说明，在有的方言中，不能

认为方言字音中声母是白读的韵母一定也是白读，声母是文读的韵母

一定也是文读，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四

语音层次有本方言原有的，有由异方言借入的，所以通常说一个

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可能存在异源或异质的成分。在语音层次中初步

分清借自异方言的文读层和本方言原有的白读层以后，还需要了解其

中异源层次的来源。异源层次的来源一般可以根据语音形式本身来

判断。比如前述上海话“人”ｉ白 ｚ文，可以根据日母字在吴方言

口语词中声母为，在官话中声母大多为ｚ或，把声母确定为吴方

言本身的层次，归入白读层，把ｚ确定为来自官话的层次，归入文

读层。

有的方言还可以借助文献材料来判断层次的来源。比如安徽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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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分送气不送气两类，分化并没有语

音条件。以定母字为例：

ｔｅ 题提蹄 ≠ｔｈｅ 啼

ｔ 弹 ≠ｔｈ 檀坛

ｔｉｕ 投 ≠ｔｈｉｕ 头

ｔｉ 填 ≠ｔｈｉ 田

ｔ?ｏ 堂棠唐塘 ≠ｔｈ?ｏ 糖

ｔａ 腾誊 ≠ｔｈａ 藤

ｔｎ 铜桐筒童瞳 ≠ｔｈｎ 同

各行不等号前后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属于同一小韵，原是同音字，而目

前却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一个历史记载提供了这一声母分化的线

索。根据清江永《榕村〈等韵辨疑〉正误》所记，三百年前婺源东郊方言

和休宁话的古浊声母都是清化不送气的，西郊的方言直到饶州（今江

西省赣方言区）都是清化送气的。清化送气体现了赣方言的特点。因

此可以说，目前休宁话一部分古浊声母字清化送气应该是那时以来赣

方言影响扩大的结果，属异源层次。

有的方言缺乏文献材料来帮助判断层次的来源，则可以借助和邻

近方言的比较。比如建瓯话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也分送气不

送气两类，也没有语音条件可以说明。如下列並（奉）母字“肥”、“瓶”、

“皮”和定（澄）母字“茶”、“铜”、“啼”，每一组第三字的送气声母，可以

根据历史文献中唐以后中原移民经江西大量进入闽地的记载，判断是

由客赣方言借入的。而前两字声母的不送气，似乎都反映了本方言原

有的读音。但如果把建瓯话和邻近的建阳话、石陂话相比较，就会发

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肥 　　瓶 　　　皮 　　　茶 　　铜 　　　啼

建瓯　ｐｙ 　　ｐａｉ　　ｐｈｙ 　　ｔａ 　　ｔ　　 ｔｈｉ
建阳　ｐｙ　　ｖａｉ　　 ｐｈｕ　　 ｔａ　　ｌ　　 ｈｉｅ
石陂　ｐｙ 　　ｂｅｉ　　ｐｈｏ 　　ｔａ 　　ｄ　　 ｔｈ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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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並定母两组古浊字中，建瓯话不送气的“肥”、“茶”二字，建阳话、

石陂话也不送气，“瓶”、“铜”二字，则建阳话声母为浊擦音和边音，石

陂话声母为浊塞音。“瓶”、“铜”二字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吴方言影响

的反映，只是在三个方言中反映程度有所不同。由此推断，建瓯话古

浊声母的不送气音来源并不单一，“肥”、“茶”的声母固然为闽方言原

有，“瓶”、“铜”的声母却来自吴方言。

五

如前所述，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构成叠置。

但方言中还有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

首先，这后一种音类叠置主要和“词汇扩散”式的音变有关。比如

目前北京话零声母ｕｅｉ韵母阳平字向阴平调的演变，采取一部分字一

部分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扩散式音变。如

① 围为桅 ② 唯惟维违 ③ 危微薇巍等字，其中①还没有变化，仍读阳

平调，②已经开始变化，读阴平调阳平调两可，③已经完成变化，只读

阴平调，不再读阳平调。这种方式的演变将会使所有的ｕｅｉ韵母阳平

字都变成阴平字。不过这种音变也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即个别还没有

变化的字音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进入变化的行列，最终作为旧音类的

残余遗留了下来，和已经变化了的新音类构成叠置。其次，个别字音

如果和字形分离，语音上也可能会脱离音类主流的变化而成为残余形

式。比如闽方言中效摄开口三等韵目前主要的语音形式是齐齿韵，但

干燥义的“焦”字在福州话、厦门话中读音为ｔａ，韵母为开口韵ａ。（另
“猫”字也为ａ韵母，如福州话 ｍａ，厦门话 ｂａ。但根据建瓯话该字的

读音ｍｅ ，应该认为是一个二等字，不属三等。）《说文》：“焦，火伤也。”

原指物因火变质变色。但在“焦”义转为干燥后，ｔａ音就和字形分离

开来，人们一般都用同义词“干”作为书写形式。于是这个不再被认为

是“焦”的字音ｔａ就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残存形式，和效摄开口三等字

主流的齐齿韵的语音形式构成叠置。第三，个别字音的特殊变化也有

可能生成新的语音形式。比如北京话“谁”ｕｅｉ在上一世纪产生新的

读音ｅｉ以后，两个韵母也构成了叠置。以上因本方言演变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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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类叠置，和因借入异方言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形式上是一样的。这

样看来，如果说因异方言音类进入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叫做层次，那么

因为方言自身演变而构成的音类叠置同样也可以叫做层次。由于后

者两个语音形式反映的是同源音类的历时差异，可以把它叫做同源层

次，和异源层次相对。

六

异源层次和同源层次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内部的音类一属异

质，一属同质。但由于它们在语音形式上可以相同，区分就存在困难。

这就需要考虑使用语音的和非语音的多种手段。

首先从语音上考虑。同源层次中的新音类是旧音类演变的结果，

而演变应该是可以用音理来说明的。这里把语音变化的过程看成是

一个环环相接的链，那么旧的语音形式总是这个音链的上环，新的语

音形式总是这个音链的下环，二者的位置不会倒置。比如北京话“嫩”

的两读ｎｕｎ ～ｎｎ ，ｎｕｎ 是旧的语音形式，其中的介音ｕ由于舌位

偏前的声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而失落，就变成了新的语音形式ｎｎ 。

就北京话来说，不能反过来假设ｎｕｎ 是由ｎｎ 变成的，因为说ｎｎ
衍生出一个介音ｕ是没有任何音理上的根据的。（不过厦门话中古开

口字“尘”ｔｈｕｎ却在同一语音条件下由开口韵转为合口韵，说明汉语方

言中的语音变化不都是由发音机制决定的。）

但在异源层次中，由异方言借入的音类和本方言原有的音类彼此

间没有演变和生成的关系，因此它们中哪一个是音链中的上环，要根

据两个方言中该音类演变的速度来决定。如果异方言演变快，则本方

言音类是音链中的上环；如果本方言演变快，则异方言音类是音链中

的上环。前者如上海话奉母字“肥”ｂｉ白 ｖｉ文，本方言的白读声母为

双唇音ｂ，由官话借入的音类折合成的是唇齿音ｖ，唇齿音是由双唇音

演变来的，所以白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后者如双峰话溪母字“口”

ｔｈｉｅ白 ｋｈｅ文，流摄开口一等韵声母在官话中是舌根音，而本方言中

因为韵母中前元音的影响而由早先的舌根音腭化成了舌面前音，所以

文读音是音链中的上环。上面说过，同源层次中旧的语音形式总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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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慢的一方，因此，凡音类演变快的异源层次都不难和它相区别。但

音类演变慢的异源层次则可能很难和同源层次相区别，因为本方言的

旧语音形式和异方言音类都是音链中的上环，情况相似。这就需要寻

求除语音以外的其他条件来帮助区分两种层次。下面以苏州话歌韵

字为例：

ｕ　　 驼搓歌

?　　 他哪那

ｕ文?白　　 多拖

ｕ文ｉ白　　 左

?文ｕ白　　 大

韵母中共有ｕ、ｉ、?三个语音形式，但文白的配合并不单纯。ｉ只见

于白读。ｕ有时单独出现，有时是与?或ｉ交替的文读，有时是与?
交替的白读，看来也像是一个被新文读推挤的旧文读。即：白读ｉ，旧

文读ｕ，新文读?。但韵母同样为?的“多”、“拖”和“大”则文白情况

相反，成为矛盾。从词语来看，?韵母实际上应当分为两类：“多～呢”、

“拖～箱子”的读音是口语中旧有的白读，“大伟～”和“他哪那”等的读音

本地口语不用，只见于书面语，应为新起的文读。?韵母的这种或文或

白并不是其他韵母推挤的结果，而是借入异方言字音造成的。这样，

歌韵字的三个语音形式就应当分成四个层次：ｕ、ｉ、?白、?文。就苏州

话歌韵字中古以后的历史演变来看，韵母曾经经历过一个高化的过

程，其中ｕ是这一演变的结果，白读?是旧语音形式的残留，白读ｉ是

原读?韵母的某些字后来衍生出ｉ介音再变化的结果，文读?则是由

官话借入的。这样，?白、ｉ、ｕ应该属于同源层次，?文属于异源层次。

其中?白和?文（?文在官话中其实也是旧语音形式的残余）语音形式相

同，但由于文白的差异，得到了区分。综上所述，苏州话的歌韵字的层

次就应为：?白１、ｉ白１—２、ｕ白２、?文。

汉语方言中层次形成的时间早晚不尽相同。就总体情况来看，官

话是汉语方言中去古最远的，所以官话在近代现代对东南诸方言影响

造成的异源层次，容易和这些方言中的同源层次相区别。而东南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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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对来说存古较多，相互间的影响也发生较早，因而不少方言，特别

是闽方言中层次多而复杂。在这些方言中，如果两种层次和文白的联

系不够清晰，判断相互间的区别就将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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